從精神的挫敗中站起的鬥士--比爾‧坎普頓(Bill Compton)
譯者：王玉芳

(本文摘自：日本全家連月刊之特集Review No.41之中的People file專欄的「Bill Compton」，其原文的作者為：宇田川健，日米精神障害者交流事業實行委員會)
若一個人能從人生的挫敗中站起，並且正視這個挫敗，而能鼓勵具有相同挫敗經驗的人，無疑的，我們會稱之為人生的勇士。而一般對於肢體殘障而又能具有超越常人的見解及表現的人，總是會予極高的評價，諸如美國的海倫．凱勒，日本的乙武洋匡，或是瑞典的蓮恩‧瑪麗亞。但是在精神障礙領域中有傑出表現的人，則較少為人所知。但是在精神疾病逐漸為人所正視，而一般人患上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燥鬱症的比率已為人所知是有著相當的比率，也就是說在全人口之中，患有精神困擾的人實為不容忽視的一個大族群。遇到這樣困擾的人要如何從精神的挫敗的沮喪中站起，而重拾自己的自信與自尊，從而認知到自己所應負的人生責任，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在美國有一位經歷過精神疾病的挫敗，卻能積極地帶顉一群有同樣挫敗經驗的人，努力地重拾自已的自尊心並負起自我的責任，這個人曾經獲得精神障礙當事人的許多獎項，同是也一個精神病友自救組織的領導人，他的名字叫做比爾‧坎普頓(Bill Compton)。

    說起比爾‧坎普頓這個人，他的一生大致可區分為前半生以及後半生，在他的前半生一直過著如常人般努力力爭上游的日子。一直到42歲時，被突如其來的幻聽，將他從競爭激烈的人生舞台逼退。在經歷一段生病的歷程之後，比爾歷經一段艱辛的時日才慢慢重生。現在他正領導一個幫助精神障礙當事人積極回歸有尊嚴的生活的組織。這一個組織叫做後半生社會回歸企畫活動組織(Return the Next Step)。這個團體活動在近幾年得到美國社會的肯定，不但比爾獲得諸多獎項，更於1999年的9月獲得拉斯‧霍爾曼獎，這個獎項僅頒發給患過精神疾病的當事人以及其家屬。比爾以他在美國下議院以及加州州議會、洛杉磯郡政管理委員會、洛杉磯市議會等的諸多貢獻而獲得這個獎項，同時他所帶領的後半生社會回歸企畫活動組織(Return the Next Step)也首次以團體的身分獲得這個獎項。接著，比爾在2001年6月獲得美國精神保健協會的克里福特‧貝爾獎，更於今年6月獲頒由國際精神科復健獎中的最受精神疾病當事人擁戴獎。
    在比爾的前半生，可能怎麼也無法預料他後來是這般的人生，比爾的前半生與一般人的生活無異，他畢業於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的教育學系，在研究所他攻讀戲劇劇場管理。比爾於七○年代活躍於紐約的百老匯舞台，從事戲劇的製作活動。在八○年代，他在洛杉磯市以劇院的副院長從事戲劇製作人的工作。在42歲時，他開始有一些幻聽的症狀，漸漸地他自已幻想自己是一個聽得見上帝的聲音的天使。有一天，他聽見上帝的聲音說他的上司－也就是劇場的總監是一個邪惡的化身。於是次日他因為這個幻聽的驅使，而大聲責罵他的上司，結果遭到解雇。解雇之後，比爾封閉自己退居於家中，每天靠著隨便湊合的食物過活，每日孤獨而居，直到有一天他和附近鄰居起了爭執，被對方發現比爾有一些失常的言行，於是通報警察，於是比爾經歷第一次的住院。
    這一次的住院，比爾一直無法找到可以克服他的幻聽的藥物，而在幻聽未癒的狀態下出院。出院後住在有護士照料的居家照謢中心(有點類似只有護士管理的精神病院)。接著幻聽逐漸嚴重，此次幻聽的內容是叫比爾設法脫離此處逃出去。於是比爾開始路邊流浪的生活。在流浪的日子裏，比爾不肯接受教堂的照料，不肯接受流浪之家的供給。睡覺的時候，他不喜歡寬廣的公園，而偏好選擇在民間住宅的樓梯底下睡覺。由於沒有服藥，同時流浪生活也給帶來大的壓力，比爾的幻聽逐漸愈來愈嚴重。但是回想起這一段流浪的生涯片斷，比爾只是輕描淡寫的說：「我那時是在洛杉磯的市區裏流浪，洛杉磯的裏裏外外、大大小小我都瞭若指掌。若有人要找一個城市嚮導，我是最佳人選，因為我最知道洛杉磯最美的地方。」
    在流浪的日子裏，比爾逐漸感覺到自己是有病的，而希望接受治療，於是他站在洛杉磯州立醫院的前面，裝作狂怒的樣子，並且在急診室的入口說：「這裏有一個精神病患喔！」，比爾此時受到嚴重的精神症狀的影響，幻聽很激烈很痛苦，而有著許多莫名其妙的舉動。
   比爾回憶道：「那時又不是有什麼傷害人的行為，即使不管我的行為多麼暴烈，州立醫院的急診室入口處的看守者還是不讓我入院，結果只是被護士趕走而已。」
    後來，比爾住在俄亥俄州的爸爸，設法把比爾找出來，並支付精神病院的費用，讓比爾獲得治療。這一次的住院，比爾雖然還是無法完全讓幻聽完全消失，但是總算是在幻聽獲得控制之下出院。
    退院後，在介護中心生活一段日子之後，有一天他看見一張回歸社會組織活動的海報，於是比爾去打聽是否可以加入該單位成為職員，結果被獲准接受進去當職員，於是比爾的後半生便開始了。成為回歸社會組織的成員，比爾不久後就成為一個小社交同心會的領導員。雖然只是一個四、五個人的會長，但比爾在這個團體裏逐漸康復。過了2年的小同心會的領導員之後，他成為一個地區同心會的會長，負責帶領好幾個同心團體。當時「回歸社會組織」是洛杉機精神保健協會的社交同心會的總會，裏面的幕僚都是由專家擔任。結果由專家提出的活動，組織成員都逐漸喪失興趣，於是一個個退會。於是在一次洛杉磯精神保健協會的會員大會裏，決議將幕僚全部都替換成為康復的當事者。此時身為地區同心會的會長的比爾便提出區域總監的應徵。雖然比爾的學經歷等書面審查通過，然而在面試的時候，比爾卻落選了。不過比爾總是一心想要獲得一個工作，所以他接下來一面繼續擔任地區同心會會長，一面在心中規畫著如果他當上了區域總監後，會想要發起什麼樣的活動，要如何爭取會員的加入，累積了許多的點子。
    在1992年，比爾再一次應徵「回歸社會組織」的區域總監，此次順利地成為區域總監。比爾規畫了許多同心會，分別使各同心會具有其特出的色彩，像是他規畫了「心情一時上一時下」同心會，提供患有燥鬱症的康復者參加，同性戀者所屬的「水果對乾果」的同心會，其他還有專門說西班牙語的同心會，亞州人種的同心會，以及專門為了酒精中毒或有藥癮及精神症狀雙重診斷人們而設的同心會，也有未滿18歲人專屬的同心會，以及有在社會上工作的人專屬的同心會。在這之中，經過大會的決定，對有從事同心會會長工作的人給付薪水。於是漸漸地會員之間提昇了競爭力。會員中有的隨著康復，變成了會長，漸漸地也負起了責任並收到薪水。由於該組織完全是由康復者所組成的，所以整個組織一運作下來便有了屬於組織的收入，於是更制定了晉昇制度，隨著晉昇制度的引進，組織的收入也增加。現在組織的名稱也改稱為後半生社會回歸企畫活動組織(Return the Next Step)，比爾現在是該活動組織的總監。
    現在後半生社會回歸企畫活動組織的活動漸漸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現在已擁有2仟名以上的會員，擁有兩個自我潛能發現生活中心(由康復者所營運的生活支援中心)，更組織了將近一百個同心會。所有的組織的企畫、營運、預算、決定都全部由康復者負責。還有，他們也將會員推進公家機構的行政機關、立法機構之內。整個組織並雇用一個社工師。
    比爾極為看重組織和外國之間的交流，特別是和日本之間有頻繁的交流，比爾曾經10度訪日，他特別珍惜隔著太平洋的洛杉磯和日本之間的友誼。每次訪日時，比爾總是會在交流會中送給與會者一個象徵希望的燈塔的標章給與會者。根據比爾的說法，燈塔的光可以為康復者帶來明天的希望，他希望不論是美國的康復者或是全世界的康復者都能在燈塔的光之中，逐漸朝向康復的明天前進。
    雖然是一個大組織的領導人，比爾一點也不認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一有餘暇，比爾便會去參加康復者朋友的慶生會，或是和三五好友去觀賞戲劇。比爾是一個決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康復者成員的大組織領導者。
    像這樣的故事，若是能在台灣對精神康復者更有認識之下，說不定台灣也能產生像比爾這樣的無私的康復者。也期望這個故事能帶給台灣的精神康復者一些激勵。
-----------------------------------------------------------------
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八德路4段604號2樓北市康會議室

------------------------------------------------------------------.

請洽志工:02-27652947.27652948或0921422344馬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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